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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元创新平衡是创新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议题，但已有研究很少从组织忘记的视角对二元创新平衡进行研究。本文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组织忘记对企业二元创新平衡的影响，以及战略柔性和企业规模在以上关系中所起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并通过271份有效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运用SPSS PROCESS宏程序（3.3版本）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组织忘记对企业二元创新平衡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存在，战略柔性的两个维度——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在二者之间均起到中介作用，企业规模在组织忘记与战略柔性的两个维度间起着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不仅为二元创新平衡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同时对中国企业提升二元创新平衡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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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bidexterity of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innovation. However, there is few research about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unlearning. In this paper, a moderated mediating model was built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unlearning upon ambidexterity of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s, with emphasis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irm size. 271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o conduct the empirical study and SPSS PROCESS( Version 3.3) was used to do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rganizational unlearning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strategic flexibility (resource flexibility, cooperative flexibility) and the innovative ambidexterity of enterprises, the two dimensions of strategic flexibility, resource flexibility and cooperative flexibility not only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nnovative ambidexterity, but also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unlearning  influencing innovative ambidexterity, and firm size played a negative regulating role between organizational unlearning and strategic flexibility. The research not only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of ambidexterity of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s, but also ha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firms to improve innovation ambidexterity.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unlearning; strategic flexibility; innovation ambidexterity; firm size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常态下组织忘记对企业战略转型的影响研究（立项号:15BGL073）；陕西省社科界2020年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基于组织忘记的陕西省高技术企业双元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研究（立项号：2020Z29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立项号：3102019JC08）；西北工业大学青年教师国际名校访学支持计划。

1 研究背景
[bookmark: _Hlk35606531][bookmark: _Hlk35606544]创新已经成为当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须。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保持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的高水平共存，即二元创新是企业既维持短期利益，又积累未来优势的有效方法。但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之间存在知识和需求的“张力”，使得组织容易陷入失衡状态[1]，因此，如何对二元创新进行平衡成为创新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内外学者们从多方面提出了可行的措施，如组织结构的二元设计[2]，高绩效工作系统[3]，分布式领导[4]，企业相关技术多样化[5]，时间深度策略[6]等，但缺乏从知识管理，特别是从组织忘记的视角对二元创新平衡进行探究。
组织忘记是指组织主动摒弃陈旧的、过时的知识、惯例和思维模式[7]，是企业知识管理的重要内部因素 [8]。从企业知识基础观来看，创新的基础是知识，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对知识结构的要求有很大差异，而组织忘记可以改变组织知识构成和演化机制，促进新知识的获取及新旧知识的整合，将知识利用过程中的路径依赖转变为路径创造[9]，因此，逻辑上，二元创新平衡会受到组织忘记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企业内部资源的制约，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会互相争夺企业的稀缺资源，故而企业不断获取新资源并进行合理分配协调的能力，即“战略柔性”有利于二元创新平衡的实现[10]。同时，组织忘记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过时的惯例、规范和程序，提高企业的战略柔性[11]。因此，有理由假设战略柔性在组织忘记与二元创新平衡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此外，企业规模也会影响到企业创新方式的选择及组织忘记与创新绩效的关系[12]，因此有必要考虑企业规模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对组织忘记、战略柔性和二元创新平衡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本文聚焦于探讨组织忘记因素对企业二元创新平衡的影响效应，并根据已有研究，将战略柔性划分为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分别探讨不同维度下战略柔性因素在组织忘记和二元创新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与以往相关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已有关于知识管理对企业二元创新平衡影响的研究多聚焦于学习导向[13]或学习类型[14]，本文则分析了组织忘记这一重要的知识管理要素如何影响企业二元创新平衡。有学者指出，组织忘记比组织学习更为重要，极大地影响到组织的竞争力[8]，因此，本文是对知识管理视角下二元创新研究内容的重要补充。第二，尽管已经有少部分研究关注于组织忘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但已有研究更多地探讨了对企业整体创新绩效[11]或某种具体的创新类型，如商业模式创新[15]和原始性创新[16]的影响，鲜有研究深入分析组织忘记对企业二元创新平衡的影响问题，因此，本文研究进一步丰富了组织忘记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理论分析。第三，本研究通过引入战略柔性因素作为中介变量，引入企业规模作为调节变量，深入剖析了战略柔性的不同维度在组织忘记与二元创新平衡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企业规模对组织忘记因素与企业二元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企业二元创新的形成和内在传导机制，丰富了关于二元创新平衡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的研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1）组织忘记与二元创新平衡
Harvey&Lusch[17]指出，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反映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可能并不准确或全面，所以可能引导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做错误的事情，或者用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组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会积累很多过时的知识，形成组织惰性，包括模式化的认知行为、方式和理念，以及固化的制度和范例，而僵化的习惯和意识可能会导致组织探索、捕获外部新知识以及整合新旧知识的路径固化或出现锁定状态，从而限制组织内部的创新行为，不利于组织创新实践的成功[18]。举例来说，产品创新过程中部分探索流程包括与组织之外的顾客沟通交流，顾客的思维方式往往与企业开发人员现有的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因此，开发人员需要改变已有的思维方式，适应客户的思维方式。同样，对利用性创新来说，企业也需要改变现有的惯例和流程来适应顾客的思维方式，给顾客提供超越期待的更卓越的服务。Holmqvist[19]指出，对未知的恐惧和信息的缺乏使得探索和创新之间的张力很难解决。组织忘记能够使组织员工通过已有的知识和惯例进行质疑，摒弃过时的知识，改变已有的思维模式，从而克服对未知的恐惧，有利于新知识的吸收和利用，从而解决探索和创新之间的张力，促进二元创新的平衡。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组织忘记对二元创新具有积极影响。
（2）组织忘记与战略柔性
组织在长期发展中，由于认知模式固化、组织惰性和刚性增加，企业对环境变化的感知能力、防御能力以及适应能力都会随之下降，对外部资源的评估和对内部资源的利用也会在此过程中产生固定惯例[20]，从而降低企业决策的灵活性，影响企业战略柔性。具体来说，组织忘记通过消除组织惰性和刚性，有助于企业寻找将资源移作他用的可能性，扩大已有资源的使用范畴，降低不同产品之间资源的转换难度和成本[11]，并缩短资源移为他用的时间，从而提升资源柔性。在协调柔性方面，组织忘记通过对已有惯例和思维方式的质疑，能更敏锐地察觉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识别新的机会并比竞争者更快地做出反应，抢占发现新资源及其组合模式的先机，并帮助企业获取外部新资源；此外，组织忘记还能通过提高灵活性帮助企业更快地开拓新竞争市场，并在动态环境下通过组织系统和程序合理有效地处理资源利用问题[21]。因此，组织忘记能够提升组织的协调柔性。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组织忘记对战略柔性具有积极影响。
H2a：组织忘记对资源柔性具有积极影响。
H2b：组织忘记对协调柔性具有积极影响。
（3）战略柔性与二元创新平衡
March[22]指出，受到企业内部资源的制约，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可能会互相争夺企业的稀缺资源，因此实现二元创新平衡非常困难。如果保证了企业在进行两种创新时所需资源自身的柔性(资源柔性)，并且灵活合理地协调这些资源在两种创新活动中的转换(协调柔性)，那么就能实现两种创新形式的共存 [23]。目前学术界已有学者在战略柔性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这一问题上进行了实证研究：如Sanches[24]指出，企业具备战略柔性时，就能在其他企业行动之前瞄准市场需要，以创造性思维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从而更快、更好地回应市场需求；Martinez等[25]指出具有战略柔性的企业可以精准锁定当前市场并将产品与服务定位其中，进而扩大市场需求。既有的大多数研究结果均显示，战略柔性可以使企业在资源配置与使用方面更加合理，并能缓解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由于争夺内部资源争夺所导致的不平衡问题，使企业资源在创新类别的选择上更加灵活精准[10]。据此，本研究认为具有战略柔性的企业可以通过资源捕获、使用和配置方面的优势促进二元创新平衡，故提出以下假设。
H3：战略柔性对二元创新平衡具有积极影响。
H3a：资源柔性对二元创新平衡具有积极影响。
H3b：协调柔性对二元创新平衡具有积极影响。
（4） 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与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与分析，本文就组织忘记、战略柔性和二元创新平衡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探究，认为认知模式固化和惰性增加会降低组织灵活性及应变能力[26]，不利于协调组织同时追求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时出现的问题与矛盾。组织忘记环境通过改变认知结构、思维方式和主导逻辑，以及指导行为的核心假设而重塑组织价值观、规范和行为，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组织战略柔性，为平衡探索和利用之间的张力奠定了基础。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4：战略柔性在组织忘记与二元创新平衡之间起中介作用。
H4a：资源柔性在组织忘记与二元创新平衡之间起中介作用。
H4b：协调柔性在组织忘记与二元创新平衡之间起中介作用。
组织忘记促进企业战略柔性提升的过程可能会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一方面，大型公司由于员工人数众多并且相当一部分是工作年限较长的员工，因此在调动各部门员工积极性开展组织忘记时存在协调、激励上的困难，改变员工认知模式的难度也更大[27]。这就意味着大规模企业在通过组织忘记影响资源柔性时，会受到来自组织自身的反向拉力，使组织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而会弱化这一过程的积极影响。此外，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增，企业的惰性和刚性开始逐渐显现，企业灵活性降低，组织资源的利用渠道和分配方式会变得僵化，从而阻碍组织发现更多的资源使用可能性，也会影响资源在不同产品间的转移效果和成本。另一方面，大企业因为规模较大，管理层级与管理幅度一般都比中小企业多，因此信息在组织中进行传递时存在速度慢、失真严重的情况。在通过组织忘记提高协调柔性的过程中，信息的传递缺陷会降低企业决策和执行的速度与质量，从而弱化组织忘记所带来的协调柔性的提升[28]；同时，组织忘记虽然能够使企业变得更加灵活，但大规模企业在公司刚性的影响下，对环境和市场的反应能力会有所下降，这会导致组织在根据环境变化及时作出战略调整，并对资源使用进行协调时面临着更大的阻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组织忘记对协调柔性促进效果的体现。通过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5：企业规模负向调节组织忘记与战略柔性的关系。
H5a：企业规模负向调节组织忘记与资源柔性的关系。
H5b：企业规模负向调节组织忘记与协调柔性的关系。
在以上讨论中，我们假设战略柔性在组织忘记与二元创新平衡之间起中介作用，并且企业规模的扩大会阻碍组织忘记对战略柔性的积极影响。企业规模越大，灵活性会随之降低，从而影响企业所持资源的柔性以及利用资源的柔性，并进而影响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二者之间的平衡。根据以上假定可进一步推论：企业规模越大，战略柔性在组织忘记与二元创新平衡关系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就越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假设：
H6：企业规模负向调节战略柔性在组织忘记与二元创新平衡之间的中介作用。
H6a：企业规模负向调节资源柔性在组织忘记与二元创新平衡之间的中介作用。
H6b：企业规模负向调节协调柔性在组织忘记与二元创新平衡之间的中介作用。
2.2  数据收集
本文采取发放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调查对象为全国范围内在产品、服务或者技术方面存在创新行为的企业。调查问卷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企业基本信息，如企业成立年限和行业属性等信息；主体部分是组织忘记、战略柔性和二元创新平衡相关题项，使用李克特5点法对调查问卷进行设计。此研究的受访对象主要是企业内接触研发创新相关工作的基层及以上管理者，他们通常对企业的整体情况尤其是企业创新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所调研的企业性质以私营、民营居多，并且主营业务大多属于IT技术或互联网、生物医药以及新能源等创新相对活跃的行业。此次调查的发布渠道主要有两种：①在各高校老师同学的协助下向EMBA和MBA班级学员发放问卷156份问卷，回收132份；对其中11份信息严重缺失的无效问卷进行剔除，故回收有效问卷121份。②在各方帮助下与企业取得直接联系，发放问卷共244份，回收171份。本调研通过两种渠道发放问卷总计400份，回收问卷303份，在对32份无效问卷进行剔除后，最终剩余有效问卷271份，有效回收率67.75%，可以满足研究需求。
2.3  变量测度
本文所采用量表均是已有研究使用过的成熟量表，能够有效保证变量测度的效度与信度。各变量的题项均利用李克特5级刻度度量，1-5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或者表示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变量的具体测量量表如下：①对组织忘记的测度借鉴Akgün等[29]的研究，从组织惯例改变和信念改变两个角度测量组织忘记；②对战略柔性的测度借鉴Sanchez[30]、王铁男等[31]学者的研究成果，把战略柔性划分为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两个维度进行度量；③对二元创新的度量借鉴和修改Jansen等[32]人提出的成熟量表，先分别测出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使用二者乘积对二元创新进行刻画；④对企业规模的衡量选择学者们最常用的方法，将企业正式员工人数取对数后作为度量指标[33]，具体题项见表1。本研究使用Cronbach’s α系数检验测量题项的内部一致性，运用SPSS 25进行分析。由表1能够看出，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均高于0.7，各题项的CITC系数均大于0.5，因子载荷值都在0.6以上，表明变量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表1  变量测量题项和信度检验
	变 量
	测 量 题 项
	载荷值
	CITC
系数
	Cronbach’s
α值

	组织忘记
	我司能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调整产品开发程序
	0.800
	0.688
	0.890

	
	我司能在外部环境变化时调整内部信息共享机制
	0.815
	0.708
	

	
	我司能对团队决策流程进行持续优化
	0.863
	0.772
	

	
	我司愿意接受与之前的经验和技能存在冲突的新知识
	0.842
	0.744
	

	
	我司愿意过不同的途径获得新技术
	0.848
	0.751
	

	资源柔性
	我司同一种资源可用于生产不同产品及服务的范围很广
	0.894
	0.758
	0.877

	
	我司同一种资源在生产不同产品及服务时转换成本和难度较小
	0.886
	0.745
	

	
	我司同一种资源在生产不同产品及服务时转换时间较短
	0.909
	0.787
	

	协调柔性
	我司能比竞争者更快地发现机会并做出反应
	0.694
	0.507
	0.814

	
	我司能在竞争者之前找到新资源或其组合方式
	0.819
	0.655
	

	
	我司开拓新市场的速度比竞争者更快
	0.856
	0.708
	

	
	我司能比竞争者更有效地处理环境变化下的资源利用问题
	0.828
	0.668
	

	探索式创新
	我司为发掘前景良好的新技术而设立专业部门
	0.786
	0.680
	0.872

	
	我司每年支付大量费用来支持新产品或技术的研发
	0.741
	0.625
	

	
	我司常调整或建立新的销售渠道来开发新市场
	0.811
	0.709
	

	
	我司常引进外部的新产品/服务或技术
	0.768
	0.657
	

	
	我司经常通过现有市场对新产品或服务进行试销
	0.782
	0.673
	

	
	我司每年都对公司的部门和管理办法进行调整
	0.803
	0.701
	

	利用式创新
	我司经常对现有产品和服务进行质量上的改进
	0.771
	0.662
	0.873

	
	我司注重提高现有生产和管理部门的效率
	0.756
	0.644
	

	
	我司总是通过降低既有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来提高利润
	0.802
	0.699
	

	
	我司经常对老产品进行改进并出售给现有客户
	0.813
	0.712
	

	
	我司总是在注重现有市场上销售效果的提升
	0.789
	0.684
	

	
	我司总是试图提升现有产品的销售情况
	0.769
	0.657
	


3  实证分析
3.1  相关分析
本研究所涉及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见表2。可以看出，组织忘记、资源柔性、协调柔性、企业规模以及二元创新的相关系数都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适合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此外，公司成立年限和企业行业类型与组织忘记都没有显著关系，表明组织忘记受公司成立年限及所处行业类型的影响不大。
表2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公司成立年限
	2.180
	0.927
	1
	
	
	
	
	
	

	企业行业属性
	3.850
	1.802
	0.083
	1
	
	
	
	
	

	企业规模
	5.391
	1.241
	-0.235**
	0.102
	1
	
	
	
	

	组织忘记
	4.256
	0.646
	0.018
	-0.016
	0.177**
	1
	
	
	

	资源柔性
	3.606
	0.854
	-0.041
	0.016
	0.253**
	0.484**
	1
	
	

	协调柔性
	4.190
	0.564
	-0.038
	-0.040
	0.375**
	0.496**
	0.404**
	1
	

	二元创新
	16.929
	3.889
	0.044
	-0.058
	0.257**
	0.578**
	0.521**
	0.475**
	1


注：n=271；*表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相关，**表示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相关，下同。
3.2  假设检验
（1） 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本研究使用SPSS 25软件及SPSS PROCESS宏程序（3.0版本）对假设进行检验。首先选择宏程序中的Model 4（简单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表4。表3显示，组织忘记对战略柔性的2个维度：资源柔性（b =0.834，p<0.01）、协调柔性（b =0.836，p<0.01）都能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H2a、H2b。资源柔性（b =0.319，p<0.01）、协调柔性（b =0.193，p<0.01）与二元创新平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假设H3a、H3b得到了支持。组织忘记通过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到二元创新的总效应（b =0.878，p<0.01）显著，且在排除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的中介效应后，组织忘记对二元创新（b =0.451，p<0.01）也存在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因此假设H1得到了支持。
表3  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路径
	估计值
	t 值

	自变量到中介变量1（组织忘记→资源柔性）的直接效应
	0.834**
	24.778

	自变量到中介变量2（组织忘记→协调柔性）的直接效应
	0.836**
	24.984

	中介变量1到因变量（资源柔性→二元创新）的直接效应
	0.319**
	6.469

	中介变量2到因变量（协调柔性→二元创新）的直接效应
	0.193**
	3.890

	自变量到因变量（组织忘记→二元创新）的直接效应
	0.451**
	8.434

	自变量到因变量（组织忘记→二元创新）的总效应
	0.878**
	30.118


表4  中介效应回归分析模型拟合指标
	中介变量
	R2
	均方误差
	F值
	自由度1
	自由度2

	资源柔性
	0.695**
	0.306
	613.946
	1
	269

	协调柔性
	0.699**
	0.302
	624.181
	1
	269


表5是采用PROCESS宏程序对上述中介效应进行bootstrapping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组织忘记通过中介变量资源柔性、协调柔性影响因变量二元创新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266（置信区间为[0.153 , 0.366]）、0.161（置信区间为[0.055 , 0.277]），由于置信区间均不包括零，证明组织忘记不仅能够直接对二元创新平衡产生影响，也能够通过战略柔性影响二元创新平衡，从而支持了H4a、H4b。
表5  中介效应的bootstrapping分析结果
	中介变量
	效应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资源柔性
	0.266
	0.055
	0.153
	0.366

	协调柔性
	0.161
	0.056
	0.055
	0.277


（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对于调节效应采用了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7模型进行检验。根据表6可知，组织忘记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与资源柔性（b = -0.106，p<0.01）、协调柔性（b = -0.091，p<0.01）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从而验证了假设H5a、H5b，即企业规模负向调节组织忘记对战略柔性的积极影响。
表6  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变量
	调节路径
	R2
	F值
	估计值
	t 值

	企业规模
	组织忘记→资源柔性
	0.720
	228.932
	-0.106**
	-3.556

	
	组织忘记→协调柔性
	0.762
	284.971
	-0.091**
	-3.303


同时，通过进行简单斜率分析更直观地反映了企业规模对组织忘记和战略柔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如图1。图1表明，企业规模越小，组织忘记对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的促进作用救越强，反之企业规模越大，促进作用就越弱。
[image: ]   [image: ]
(a) 中介变量：资源柔性                 (b)中介变量：协调柔性
图1  不同企业规模下组织忘记对战略柔性两维度的影响水平
表7为通过PROCESS宏程序运算得到的在调节变量不同取值下的条件间接效应以及验证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INDEX指标结果。根据表7条件间接效应部分的数据结果可知，当企业规模比较小时，组织忘记通过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影响二元创新平衡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294（置信区间为[0.172,0.416]）、0.171（置信区间为[0.056,0.299]）；当企业规模较大时，组织忘记经由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影响二元创新平衡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227（置信区间为[0.130,0.321]）、0.136（置信区间为[0.043,0.245]）。由于这些置信区间都不包括零，因而能够说明无论调节变量企业规模取高值还是低值，组织忘记经由战略柔性的2个维度对二元创新的间接作用都是显著的。表7右半部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当战略柔性的两个维度：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分别作为中介变量时，企业规模对组织忘记影响二元创新平衡的间接关系存在调节作用的INDEX判定指标分别是-0.034（置信区间为[-0.066,-0.013]）、-0.018（置信区间为[-0.037,-0.003]），由于置信区间均不含有零，因此可以证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即验证了H6a、H6b。自此，本文的所有假设均得到了验证。
表7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变量
	条件间接效应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调节变量
	效应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INDEX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资源柔性
	低值
	0.294
	0.061
	0.172
	0.416
	
	-0.034
	0.013
	-0.066
	-0.013

	
	高值
	0.227
	0.049
	0.130
	0.321
	
	
	
	
	

	协调柔性
	低值
	0.171
	0.061
	0.056
	0.299
	
	-0.018
	0.009
	-0.037
	-0.003

	
	高值
	0.136
	0.051
	0.043
	0.245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元创新平衡是当前理论和企业界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二元创新的研究尚处在探索阶段，尤其是对二元创新的机制和路径的研究尚不充实，远落后于企业实践[34]。本研究使用实证研究方法，从组织忘记视角分析二元创新平衡的路径和机理，研究了战略柔性在组织忘记与二元创新平衡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并得到以下结论：①组织忘记积极影响企业二元创新，战略柔性的两个维度：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在二者之间均起到中介作用；②组织忘记与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之间的关系会被企业规模所调节，企业规模越大，组织忘记对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的正向影响就越弱；③企业规模越大，战略柔性对组织忘记与二元创新平衡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就越弱。
本文对进行二元创新的企业有一定的启示，首先，企业应重视组织忘记在企业内的开展。企业可以有意识地在组织内部建立“组织忘记环境”，采取措施鼓励内部员工不断更新知识与技能，勇于对现有的制度、惯例提出问题和质疑，自上而下形成良好的“抛弃”氛围，促进二元创新平衡。其次，应充分发挥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应利用“船小好调头”的优势，有效利用组织忘记和战略柔性对二元创新的协同作用来更好地实现二元创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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